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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地质年代极其缓慢的浪 

 

想起我的构造地质学老师曾说过，中国传统哲学的三重人生境界分

别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

水还是水”。从地质学角度来讲，山川迭代，沧海桑田的的演化规律，恰

与这三重境界完美契合。 

从板块构造理论来看，我们今日所见的巍峨高峰、褶皱山系，在数

亿年的地质历史中，大多是曾经辽阔深邃的古洋盆。随着洋壳俯冲消减、

海陆变迁，古海洋不断闭合退去，沉积地层受构造应力剧烈改造、抬升

隆起，沧海终成桑田，碧波化作层峦，这便是地质旋回中洋盆造山的宏

大过程。然而地球的演化从无终点，造山与剥蚀始终循环往复。板块造

山运动铸就的雄伟山脉，在流水侵蚀、风力剥蚀、冰川刨蚀等外动力地

质作用的持续雕琢下，曾经刺破苍穹的峻岭，再度融入初生的新生洋盆，

完成山海相生、循环往复的地质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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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下的新冷古寺 

 



从地质演变角度来看，这里曾是特提斯洋东缘辽阔的古洋盆，在印

度洋板块持续向北俯冲挤压欧亚板块的过程中，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

将主体由坚硬的喜马拉雅期二长花岗岩组成的格聂群峰抬出地表。随后

在第四纪多期冰川强烈刨蚀、磨蚀作用之下，雕琢出角峰林立、刃脊峭

立的格聂群峰。 

怀揣着对于高山冰川的向往，在这个炎热的高温假，我终于逃离高

温，来寻找自己的第一次“见山”之旅。在高海拔地区徒步，每一步都是

身体和稀薄氧气的博弈。行走于高山草甸和花海之间，仰望远处的格聂

群峰，我相信旅途中的风景在于路上喜悦或痛苦的合集。沿着山脊线一

路向上，我们终于走到海拔 4420m 的山脊山巅，转过一道山坡，青白

色的冰川蓦然闯入视野。

 

那一刻，寒冷不再是一种温度，而是一种感觉，当这片亘古存续的

冰川与我遥遥相望，我感受到苍茫、冷硬的气息从鼻腔中涌入，仿佛身



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此刻冻结静止。我知道，这看似冷硬的冰川，正是大

自然赐予山峰最好的磨刀石，在数以万年记的侵蚀作用下，将整块的山

体打磨出如刃脊般的山脊和剑指苍穹的角峰。 

当晚，我们下撤到海拔 3800m 的夯达营地，正欲扎营，便遭遇暴

雨，堪堪保住帐篷睡袋不被淋湿。正当我钻进睡袋感叹今天只能帐内听

雨，细细簌簌的度过一夜之时，几声惊呼从帐外响起，原来乌云悄然消

散，是一个无月的晴朗夜空，英仙座流星雨划过夜空，惊起人们的尖叫，

我慌忙架起相机，祈祷着能有流星入镜。 

所幸，我们足够幸运，银河高悬于山谷之上，数道流星自天际侧身

掠过，恰好闯入镜头。山野从不辜负奔赴它的人，也祝愿读到这里的我

们，万事顺遂，所愿皆所得。 

 

夯达营地的星空银河（原图直出 绿色的为英仙座流星） 

 



从惟儒师姐的手中接过主编这个沉重接力棒，我除了忐忑还有一丝

欣喜，身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我开心于自己有理由在这期集子中夹带数

张私货。关于本期的内容，我想大家早有预料，由两位英俊潇洒的男士

带来的毕业闲话以及我们跬步集的前任主编，形象与气质俱佳的肖雨薇

女士从遥远的新疆寄来的一封草原来信~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两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

子忙” 

让我们再一次举杯，祝贺他们毕业快乐！  

主编：航毅 

 



毕业闲话 
邵英健 

 

不知不觉，到了告别

的时候了。不只是和老师、

同门告别，也是和广州地

化所告别，和我的十年告

别。十年的地化所经历，

如同一个梦，而现在，梦

醒了。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

听已是曲中人。”初识地化

所，就被这里高耸的实验

楼，精密而美丽的仪器吸

引，仿佛这就是我梦想中

的科学殿堂。正式开启科

研生涯后，我才认识到科

研并不是一件长久快乐的事情。科研就跟拉屎一样，只有出来的那一瞬

非常畅快，在享受这份畅快之前要经历漫长的采集、消化和富集的过程，

最后呈现在一张纸上。 



 

“在地化所的感觉比在家里的感觉好多了。里面的各个都是人才，说

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的。”咱们课题组应该是整个地化所氛围最和谐

的课题组了。在广州的十年，是我驻留时间第二旧的地方。可以说，地

化所才是我第二个家（现在在厦门的家按时间算是第三个）。虽然忍受

了多年发霉的墙壁 ORZ，但是地化所仍然是心灵的港湾。我在地化所

收获最多的，其实是友情和羁绊。武夷山品茶之逸，阿婆六趟泥之辛，

历历在目；拉萨高原之窒，咸鱼酸爽之息，犹在眼前。这些羁绊正是我

一路走来的不竭动力。无数个难忘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填满了这个

十年的美好梦境。 

 

 



标本楼上潮风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研究生毕业既是末路，也是启

程。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结束，梦醒了则能更好得认识真实的社会。那

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感觉，令人向往。连一刻都没有为毕业的离别

哀悼，立刻奔赴社会的是小邵。It’s about time ! 

 



毕业随笔 

姚楚鑫 

 

时间一晃，已是七月。和健哥、雨薇姐一起参加毕业答辩，仿佛还

在昨日。说实在的，我还没缓过神来。突然，吃海底捞就没有六九折了。 

记得我刚来地化所时，曾应雨薇师姐的邀请，写下一篇跬步集。如

今，是应师弟的邀请，在毕业之际，要再写一篇集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我只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至少，比

之前要快得多。比和惟儒、老胡一起的“雁栖湖”时期，要快得多。 

记得，我第一次和惟儒、老胡一起会面，是在重庆。那时我和老胡

刚大学毕业，宿舍几个人商量着一起去重庆旅游，碰巧惟儒当时也在重

庆。我们仨就在重庆提前碰了一面，就是不记得，惟儒当时有没有请我

们吃饭了。 



到了雁栖湖，我们仨很快熟络起来，一起上课、参加各种活动。当

然，我们在雁栖湖也都各自谈了对象。我记得当时我们还说着，以后可

能要一起从广州来北京了。但不知为何，好像后来从广州去北京的，就

只有我一个了。 

回到所里之后，我们仨因为研究的课题不同，交流就不如之前密切

了。大家都忙于各自的实验，开始向师兄师姐学习组里的“功法”。我被

分到了广财老师的小组，学习苯多羧酸（BPCA）分析实验。此外，我

还要和马慧敏老师的学生一起，学习体外细胞实验的相关技术。这个过

程是很艰辛的，我也一度想过要放弃。有一天，我已经走到张老师办公

室门口了，但看着半开着的门，我又实在走不进去。在这之后，我又坚

持了一阵，实验工作竟也慢慢顺利了。 

实验工作顺利了，但我的文章投稿工作却并不顺利。我的第一篇小

文章，从“EST”一直被拒到“STOTEN”。好不容易接收了，“STOTEN”后

来又被踢出了 SCI。现在想想还是有点难过的，毕竟第一篇小论文，也

算是“嫡长子”了。但当时的我，没有太在意这些消息，而是继续专心地

把第二篇小文章整了出来。这样，我终于达到了所里的毕业要求。 

回顾我在地化所的这几年，我总觉得，还是辛酸苦辣多一点。当然，

苦中作乐的时候也有不少。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进步很大。除了我拿到

了博士学位以外，我的心态也逐渐平和了。这么说是有科学依据的。前

几日我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已经“窦性心率过缓”了。当然，这可能跟

我长期运动相关吧。 

毕业答辩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只是觉

得有些疲惫。我在我的工位上，闭上眼躺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想。雨



薇姐坐在我旁边，摆弄着她的扇子。现在我想，这两个位置应该已经空

出来了。 

之后的整个六、七月，我大概是处于一段“奥德赛”时期。 

“这一阶段不仅是人生中迷茫和焦虑的时期，也是自我探索和成长的

重要阶段。通过试错和漂泊，年轻人会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标

准，不再完全依赖外界评价。” 

当然，以上这段是我抄来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我索要出处。我

觉得挺奇妙，迷茫和焦虑的时期，反而是自我探索和成长的重要阶段；

试错和漂泊，反而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标准。这样的话，那我应

该要多一点迷茫，还是少一点呢？ 

我希望还是少一点吧。毕竟，有时候迷茫就是迷茫，它不会给你带

来什么。 

前段时间，我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以后到底想干什么。想象中，

我该是要找到一份“从一而终”的职业，最好是稳定、轻松、挣钱，每天

还能睡到大中午。我问了问 Kimi，有没有符合条件的相关职业。Kimi

的回答是： 

“严格来说，没有。”它还是挺严谨的。 

后来我就不想了，索性在这儿再待会儿吧。 

未来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个迷团，但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生长方

式”。就像一颗种子，突然明白了自己是哪一种树木。往后，无论风吹日

晒雨淋，都会以这种树木的方式继续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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